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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入聖域── 

白居易及其詩文的神聖化想像與中、日寺院 

楊 明 璋
 

一、前言 

  白居易（772-846）在世時，其詩文即受到廣泛的注目，而在其謝世一千一

百餘年後的今天，白居易及其詩文仍受到學界的重視，相關研究極多。1筆者在

檢閱敦煌寫本時，發現其中白居易詩的抄寫與僧人、寺院有相當的關係，當然，

這和敦煌寫本本就有為數不少出自僧人手筆及來自寺院的庋藏相關，只是，僧人

於寺院抄寫白居易詩文，也可在古代一般典籍文獻，乃至於現今日本庋藏的古代

白居易詩文寫本中見到相關的記載。另外，中、日古代僧人在進行佛典講說時，

也會援引白居易詩文作為說明。也就是說，白居易及其詩文在寺院、在僧人群體

裡的地位，似乎較其他文人及他們的詩文，更為當時佛教僧眾所看重。相對於佛

典，作為外典的白居易詩文，於中、日古代寺院及佛教僧眾裡，究竟是如何被看

待的？又有關白居易的傳說故事，有部分已將白氏神聖化，賦予高出凡俗一籌的

形象。 

  以上這些論題，有部分學界已有過討論，像太田次男〈東大寺宗性の『白氏

文集要文抄』について〉，2或陳翀〈慧萼東傳《白氏文集》與普陀洛迦開山考〉。

3今筆者不揣自陋，擬將這些論題一併處理，是發現它們可相互承接，特別是圍

繞著寺院一聖域，故以「文人入聖域──白居易及其詩文的神聖化想像與中、日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1 筆者於「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文史哲」之「篇名」欄輸入「白居易」一詞，即得 1517 筆，

而「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則有 227 筆，檢索日期：20150301。另外，日本的白居易研究成

果也十分豐碩，可參〔日〕下定雅弘〈日本白居易研究概況〉，「白居易文化網」。 
2 參〔日〕太田次男〈東大寺宗性の『白氏文集要文抄』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No.4，

1965 年 3 月，頁 87-174。 
3 參陳翀〈慧萼東傳《白氏文集》與普陀洛迦開山考〉，收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

文獻論考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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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為題，述論來自世俗的白居易及其詩文，是如何被古代中、日寺院及僧眾

所接納，甚至被神聖化的。而所謂的「神聖」，依據 Mircea Eliade 所言，「神聖

的、宗教的生活就是世俗和現世的生活的對立面」4，也就是說，「神聖」通過「世

俗」顯現自己，於是這個「世俗」就變成完全不同的事物，這個事物就是所謂的

「神顯」（hierophany）。5 

二、白居易詩文入藏古代中、日寺院 

白居易詩文的流布，其本人即有一手的記要，如撰作於元和十年（815）的

〈與元九書〉有云：「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

往往有題僕詩者。」6或其至交好友元稹（779-831）於長慶四年（824）所撰〈白

氏長慶集序〉亦提及他和白居易的詩於當時流布的情形，云：「二十年間，禁省

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7可見寺院僅

是眾多傳播展示空間之一。而從白居易在大和二年（828）起，以元稹於長慶四

年（824）所編的《白氏長慶集》為基礎，有意識地整理留存自己的詩文作品後，

8寺院已然成為庋藏經由白居易本人認可之詩文集主要的場所。在大和九年（835），

於廬山長老邀請下，白居易首次將自己的詩文集奉納一編至廬山東林寺，9此後，

又陸續將詩文集置藏於各地寺院，包括：洛陽聖善寺、蘇州南禪院、10洛陽香山

寺，11以及廬山西林寺，12且若有增補又隨即奉納各寺。這些白居易親自彙整的作

品集，另也交付予姪龜郎（弟白行簡之子）及外孫談閣童（次女白阿羅之子）。13 

當白居易以寺院為主要的庋藏所，卻又特意請託寺院長老與僧侶，不借外客、

不出寺門，其於大和九年（835）撰寫的〈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有云： 

                                                       
4 〔羅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著；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

宗教的範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8 年，頁 1。 
5 〔羅馬尼亞〕米爾恰．伊利亞德著；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中

譯本導讀頁 7。 
6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63。 
7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序頁 1。 
8 顧學頡〈白居易年譜簡編〉，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620。 
9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479。 
10 〈白氏長慶集後序〉。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553。 
11 〈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499。 
12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66〈白居易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影印新校本，頁 4358。 
13 〈白氏長慶集後序〉。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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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余為江州司馬時，常與廬山長老於東林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諸文士

唱和集卷。時諸長老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

十年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六十四首，勒成六十卷。編次

既畢，納於藏中。且欲與二林結他生之緣，復曩歲之志也，故自忘其鄙拙

焉。仍請本寺長老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例，不借外客，不出寺門，幸甚！

大和九年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易樂天記。14 

而這樣的請託，應是獲得寺院僧侶的首肯，並予以落實，故五代吳大和六年（934）

應德化王楊澈之請，15重新傳寫白氏文集的管內僧正講論大德賜紫沙門匡白，在

他的文章──〈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才會說道： 

皇唐白傅之有文動鈎私，乃惟曰：「此必補之，蓋不銷吾之力也。」及旋

旆於府，即命翰墨者繕之，不期月操染畢。函而藏之於辨覺大師堂之座左，

誡其掌執者嚴以鏁鑰開閉，準白侯文集，無令出寺，勿借外人。又圖白侯

真於其壁，使人敬憚之，不敢苟違也。仍傳教令，下屬幽愚，令紀徽猷，

用刊琬玉。匡集七十卷，一置東都聖善，一置蘇州南禪，一置廬山東林。……

管內僧正講論大德賜紫沙門匡白記，敢獻頌曰： 

緬彼樂天，其真古賢。才器天付，辭華世傳。集有七帙，芳逾百年。言其

婉麗，理且淵元。向罹騷擾，幾至沈遷。非逢至鑒，亦類投泉。聖主求理，

英王出藩。恩榮在上，典籍居前。省覽餘時，箴規是思。且吟且諷，乃歌

乃詩。曾不釋手，應亦忘疲。念彼東林，而嘗有之。尸掌不專，逸漏堪悲。

爰命傳寫，用補闕儀。秘之龕藏，勒彼神姿。品流所好，玩閱於茲。玉魚

金鑰，彰嚴誡遺。無令外借，永作良規。龍天所衛，嘉猷肯移。俱期不朽，

並吾大師。16 

換言之，當白居易仍在世時，東林寺僧不但典藏白氏文集，且是將之置於辨覺（慧

遠）大師堂，有專人負責鎖鑰開關，並畫白居易像於典藏處之壁，令眾人敬憚，

不敢違白氏之請託。而後東林寺受唐末戰火波及，白氏文集亦毀之，重新傳寫庋

藏，仍依前人之例，要求「品流所好，玩閱於茲」，「無令外借，永作良規」。像

                                                       
14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479。 
15 宋．陳舜俞《廬山記》卷 1〈敘北山〉（CBETA，T51，no. 2095，p. 1028，c20-27）。 
16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 919，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頁 9577-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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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僅限於庋藏的寺院玩閱而不外借的傳布規範，在幾所白居易奉納的寺院應該

是普遍實施的，像白居易在開成元年（836）所寫的〈聖善寺白氏文集記〉亦有

云：「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17 

  不過，包括前述五代時東林寺藏本損毀，是取德化王楊澈藏本，而北宋宋敏

求（1019-1079）《春明退朝錄》亦云：「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置院之經藏，

今本是也。」18又陸游（1125-1210）撰《入蜀記》也提及東林寺白公草堂藏白氏

文集屢亡逸，宋真宗時，「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19。寺院庋藏

之本多次損毀，都是以寺院外藏本補寺院之缺。若各寺院確實貫徹白氏的請託，

則寺院外流傳之白氏文集應是白氏子孫家藏本。當然，白居易在會昌五年（845）

所寫〈白氏長慶集後序〉，還提到他的作品除了上述五處庋藏地外，「其日本、暹

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20。其表明的應是不同於〈與元九書〉所

記述的零星傳抄，而是說明一如五處典藏地所藏六十至七十五卷的白氏文集，已

在長安、洛陽坊間傳寫，甚至流播至日本、暹羅。正因為這些非白氏指定庋藏的

寺院另有傳本，所以，當寺院所藏損毀，才得以反助其重新典藏。 

  整體來看，寺院於白居易文集的傳播，仍有一定的功效。如，對白居易大為

推崇且廣為流行的日本，大中元年（847）入唐僧人慧萼帶回的白氏文集，是他

在會昌四年於白居易指定庋藏寺院之一的蘇州南禪院花了數月所寫勘的七十卷

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該藏本的卷十三有識語云： 

唐會昌四年三月廿三日，勘校了。此集奇絕，借得所以者何？白舍人從東

都出，下來蘇州，回茲爾，其他難見，叵得之。贄和尚力，此十卷密寫得

可。21 

所謂密寫，研究者以為蓋時值會昌法難，22凡事不得不小心為之。當然也可能與

白居易「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之請求有關係。畢竟，會昌法難

                                                       
17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479。 
18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學海類編》本，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 
19 宋．陸游《入蜀記》卷 4，《知不足齋》本，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 
20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1553。 
21 陳翀〈慧萼東傳《白氏文集》與普陀洛迦開山考〉，收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

獻論考稿》，頁 22-42。 
22 陳翀〈慧萼東傳《白氏文集》與普陀洛迦開山考〉，收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

獻論考稿》，頁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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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於會昌四年已有敕令不許供養佛牙、不許置供及巡禮等，23但真正如火如荼敕

令毀寺、勒歸俗是到會昌五年。24又《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卷一有元

稹、白居易、李諒合撰的《杭越寄和詩集并序》一卷，是日僧圓仁（794-864）

於承和五年（838）八月到大唐揚州大都督府巡歷城內諸寺寫取的。25而《入唐

新求聖教目錄》卷一則有圓仁承和十四年（847）歸國帶回的《白家詩集》六卷，

其表述是在長安城興善、青龍及諸寺求得，26《杭越寄和詩》一卷則是在大唐開

成三年（838）八月初到揚州大都府，巡諸寺尋訪抄寫的。27他如淮南高駢（821-887）

於廣明中（880-881）從東林寺強取白氏文集，28這也間接證明庋藏於東林寺的白

氏文集，確實是落實了「無令外借」的恒久良規。又敦煌文獻中抄錄有白居易詩

者有二本寫本：一是 P.2492+Dx3865 的唐詩文叢鈔中有白詩十九首，二是 P.3597

的唐詩叢鈔則有白詩二首，雖僅是零星抄錄，但前者主要抄寫的是其新樂府，幾

乎都出自今所見之本的卷三、四，而後者則有題記云：「乾符四年（877）二月二

十日靈圖寺彌比丘□□。」另有題署「白侍郎」的寫本，包括：1. P.2633〈崔氏

夫人訓女文〉末的「白侍郎讚」詩二首」，2. P.3597 的「白侍郎〈蒲桃架〉詩一

首」，3. P.3821、上博 48 號的「白侍郎作〈十二時行孝文〉」，4. P.3906、S.6204

的白侍郎〈讚碎金〉，以及 P.3906、S.6204、S.619 的白侍郎〈寄盧協律〉。這些

作品，除 P.3597 的〈蒲桃架〉一詩可見於《全唐詩》卷五○二，但列於姚合名

下，且題為〈洞庭蒲萄架〉，其餘均未見於其他傳世文獻，一般以為「白侍郎」

即白居易，是好事者託名白居易之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S.6204 於卷末有「壬

申年正月十一日僧智貞記」的題記，表示這些白居易或託名白居易所作的詩讚、

〈十二時行孝文〉等等的作品，與寺院應也有一定的關聯。甚至它們也一如日本

的傳寫本是來自長安、揚州等地寺院。 

                                                       
23 〔日〕圓仁撰，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

藝出版社，2007 年，頁 435。 
24 宋．司馬光撰《資治通鑑》卷 248〈唐紀〉，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8015-8018。按：

又《佛祖統紀》卷 54：「武宗會昌五年，用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謀，毀拆天下寺院，僧尼

歸俗者二十六萬人。」（CBETA，T49，no. 2035，p. 471，b10-12）。 
25 〔日〕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CBETA，T55，no. 2165，p. 1076，a25-b7）。 
26 〔日〕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CBETA，T55，no. 2167，p. 1084，c26-27）。 
27 〔日〕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CBETA，T55，no. 2167，p. 1087，b13-16）。 
28 宋．陳舜俞《廬山記》卷 1〈敘北山〉（CBETA，T51，no. 2095，p. 1028，c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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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居易詩文於古代中、日寺院活動的運用 

  前文曾引述過的白居易〈與元九書〉有云：「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

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

每每有詠僕詩者。」29可見白氏詩文之傳播是循書面與口頭二種渠道來進行的。

更具體而言，像盧貞〈和白尚書賦永豐柳〉詩序云：「永豐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

柔條極茂，白尚書曾賦詩，傳入樂府，遍流京都。」30《新唐書．元稹傳》亦云：

「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31所謂「入

樂府」、「播樂府」，即配合上曲調來歌唱，如此一來，詩即可不受文字的限制，

增加傳播的廣度，誠如杜牧（803-852）所言：「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

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32唐宣宗（810-859）

〈弔白居易〉詩就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

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33 

而寺院不但在白居易詩文之實體庋藏與書面傳播佔有重要的位子，同時，也

是白居易詩文口頭傳播、詮釋的重要場所。像 P.3093〈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

天經講經文〉中，唱釋經題──「兜率」一詞時，即有「辯天男觀天女猒」之唱

詞云： 

誰家麗質好姿容，南國西施貌不及。拽紫拖緋當二八，雲鬟鳳髻勝三千。

綠窗絃上撥伊州，紅錦筵中歌越調。皓齒似開花競笑，翠娥才轉柳爭春。

心貞不共楚王言，眉淡每教張敞畫。端正豈能長占得，逡巡又被歲年侵。

魚釵強插數行絲，鸞鏡動拋多少劫。方響罷敲長恨曲，琵琶休撥想夫憐。

漸成衰朽漸尪羸，忘卻向前歌舞處。次弟只應如此也，爭似修行得久長。 

在二十句的唱詞中，有三句提及歌詩曲調名──〈伊州〉、〈長恨曲〉、〈想夫憐〉，

就唱詞字面而言，我們可以說均是表現女子演出之樂音而已，只是三種曲調白居

易詩作中均有之，或許是講唱者基於歌詩之內容等，進行有意識地採納。尤其是

                                                       
29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963。 
30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463，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5270。 
31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 174〈元稹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影印新校本，頁 5228。 
32 唐．杜牧：《樊川集》卷 9〈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中國基本古籍庫，四部

叢刊景明翻宋本，頁 2-3。 
33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4，頁 49。有關傳唱在唐詩創作的作用與地垃，可參吳相洲《唐

代歌詩與詩歌──論歌詩傳唱在唐詩創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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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恨曲〉在古代典籍文獻中僅白氏有之，且詩中所表述的固然以明皇與貴妃故

事為主軸，麗質天生卻也難敵歲月摧殘仍是它的主旨之一，又是當時人所熟悉的，

故為講唱者採錄，也就理所當然。 

而〈伊州〉和〈想夫憐〉二歌詩，除白氏有之，仍有其他文本。茲先將白居

易之作引述如下： 

老去將何散老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應不得多年聽，未教成時已白頭。

（〈伊州〉）34 

玉管朱弦莫急催，容聽歌送十分杯。長愛夫憐第二句，請君重唱夕陽開。

（〈聽歌六絕句〉其四〈想夫憐〉）35 

在《樂府詩集》卷七十九〈近代曲辭〉有〈伊州〉，為凡有十首之大曲，並引《樂

苑》曰：「〈伊州〉，商調曲。西涼節度蓋嘉運所進也。」36而王維（701-761）

亦有〈伊州歌〉作：「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

雁來時數附書。」37此詩與《樂府詩集》〈伊州歌．第一〉大抵相同，當是王詩

為大曲所引用。38不論是王詩或大曲十首，蓋陳述邊塞閨怨之詞，與講經文之唱

詞相距甚大，反倒是白氏〈伊州〉與唱詞較為接近，同是對歲月催人老之喟嘆。

至於〈聽歌六絕句〉其四〈想夫憐〉，從詩題可知此詩蓋白氏聽〈想夫憐〉所作，

且其於詩題自注云：「王維右丞詞云『秦川一半夕陽開』，此句尤佳。」39「秦

川一半夕陽開」乃出自王維〈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湯寓目之作〉，故可知在白氏

時，王維此首詩已入樂府，40詩句旨在針對溫湯進行唱和。唐詩中另有一首〈相

府蓮〉，被以為〈想夫憐〉即從〈相府蓮〉訛變，該詩作：「夜聞鄰婦泣，切切

有餘哀。即問緣何事，征人戰未迴。」41仍是閨怨之詞。相較之下，白居易的〈想

夫憐〉於意反而更能和唱詞呼應，白詩云「請君重唱夕陽開」，而唱詞則說「琵

                                                       
34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572。 
35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811。 
36 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卷 79〈近代曲辭〉，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頁 1119。 
37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128，頁 1308。 
38 參任半塘《唐聲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495。按：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

卷 16〈王維〉，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云：「祿山之亂，李龜年奔於江潭，曽於湘中採訪使筵

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 相思。』又『清風明月苦相思，蕩

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皆維所製而梨園唱焉。」 
39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811。 
40 參任半塘《唐聲詩》，頁 570-571。 
41 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卷 80〈近代曲辭〉，頁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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琶休撥想夫憐」，並旋即續唱道：「漸成衰朽漸尪羸，忘卻向前歌舞處。」也就

是說，講唱者藉白氏之詩為引子，導出美聲美色也難敵雲荒石老歲月侵。 

  此外，日僧宗性約於建長元年至四年（1249-1252）間抄寫，現藏於日本京

都東大寺的《白氏文集要文抄》中，42留下幾條頗值得注意的識語，茲先按卷次

引述如下： 

卷十一 

〈初入峽有感〉下有：「西園寺等八講之時，可為之。」 

〈寄王質夫〉下有：「成恩院八講之時，可為之。」 

〈哭諸故人因寄元八〉下有：「勧若少逝去人之唱導之時，可用之。」 

卷十三 

〈重到毓財宅有感〉下有：「去宝治 年43成恩院八講之時，円成法印為

之。」 

〈感故張僕射諸妓〉下有：「妻子、弥宝44及王位，唯命終時不隨身之文，

可釋合之。」 

卷十八 

〈德宗皇帝挽歌詞〉其一下有：「私云：十月坊城殿八講之時，可用之。」 

卷十九 

〈後宮詞〉其二下有：「私云：後鳥羽院御八講等之時，可用之。」 

卷五十六 

〈寄劉蘇州〉下有：「私云：力今殿事可思之。」45 

這八則識語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為它們具體提到白詩的運用時機，包括有：於

西園寺、成恩院、坊城殿、後鳥羽院等之八講，或為英年早逝之人唱導，或寬慰

生死之際，甚至〈重到毓財宅有感〉一詩，還是円成法印早在寶治年間的成恩院

八講已運用過了。由此可知，白詩在八講時特別被看重，而何謂「八講」？研究

                                                       
42 〔日〕太田次男〈東大寺宗性の『白氏文集要文抄』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No.4 ，

1965 年 3 月，頁 87-174。 
43 據太田次男錄文，並未明確寫出年代，而寶治為鎌倉時代天皇年號，相當於西元 1247-1249

年。 
44 弥宝，太田次男錄作「弥宝」，於意甚難解讀，或為「珎宝」之訛。 
45 〔日〕太田次男〈東大寺宗性の『白氏文集要文抄』について〉，《斯道文庫論集》No.4 ，

1965 年 3 月，頁 8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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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此曾有過討論，云： 

識語中提到的「八講」指「法華八講」，是天皇每年親自參加的佛教盛事。

宗性在重建東大寺經藏時抄寫了許多《要文抄》，唯有《白氏文集》在今

天看來屬於非佛典類的文人別集。顯然，宗性並沒有把《白氏文集》僅僅

看作一部詩文外典。在〈重到毓財宅有感〉詩後識語中，宗性還談到在成

恩寺聽八講時大和尚法印亦曾講過此詩，可以看出用白氏詩文講經並非只

是宗性的個人行為，乃是當時佛學界的主流作法。46 

唐代也有法華八講，僧詳撰《法華傳記》卷三云：「釋慧明，不知何許人，亦失

俗姓。風範甚閑，聰慧多聞，穎悟佛乘，以為歸趣講《法華》，天機獨斷，相沿

說釋。一時入深山，坐石室講經，……天人自稱：『吾是獼猴群中老蔽而盲者是

也。依聞公講……。』明曰：『將如何講說？』天曰：『吾怱怱欲還天上，師以一

部典分八而講。』明曰：『所持七卷，將分七座，何必八講？』天曰：『《法華》

是八年說，若八年講實久，樂開八座，擬八歲說，略可佛旨。』明伏膺，裁七卷

經成八軸，為天開講八座。」47 

  接著，我們再仔細檢視宗性特意標明用途的八首白居易詩，大抵而言，其情

調正好和〈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提及的〈伊州〉、〈長恨曲〉是

一樣的，同屬感傷詩。〈哭諸故人因寄元八〉、〈重到毓村宅有感〉、〈感故張僕射

諸妓〉、〈德宗皇帝挽歌詞〉為哀悼傷逝之詞，而〈初入峽有感〉、〈寄王質夫〉、

〈後宮詞〉、〈寄劉蘇州〉則是嘆老嗟窮之作。故可知白氏之作中，至少感傷詩

是被中、日寺院的講唱、唱導活動所共同青睞、採用的。當然也有吟誦白氏所作

的佛教偈語，如〈鉢塔院如大師〉「百千萬刼菩提種，八十三年功德林」，〈蘇

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爲將來世世讚佛

乘、轉法輪之緣也」，〈逍遙詠〉「此身何足戀，萬劫煩惱根；此身何足厭，一

聚虚空塵」等等，為日本康保年間（964－968）比叡坂本勸學會誦讀的詩偈。48  

  

                                                       
46 陳翀〈慧萼東傳《白氏文集》與普陀洛迦開山考〉，收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

獻論考稿》，頁 22-42。 
47 唐．釋僧詳撰《法華傳記》（CBETA，T51，no. 2068，p. 58，b14-c5）。 
48 見源為憲撰，吉田幸一、宮田裕行校《三寶繪詞》，東京：古典文庫，1965 年，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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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居易及其詩文的神聖化 

  白居易在廬山東林寺長老邀約下，開始將其詩文集奉納於三地五寺，《舊唐

書》且言其文集「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49。而在包括白氏自撰之文──〈東林

寺白氏文集記〉、〈聖善寺白氏文集記〉、〈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香山寺白氏

洛中集記〉、〈白氏長慶集後序〉等，均提及其文集被納於經藏、律疏庫之中，或

白居易的好友李紳（772-846）於〈題白樂天文集〉也說：「寄玉蓮花藏，緘珠貝

葉扃。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

小乘經。」50不但敘及白氏文集寄藏於寺院，還直言其屬鴻寶集不應雜厠於小乘

經之中，且「院閒容客讀，講倦許僧聽」二句，也再次說明了「無令出寺」、「任

就觀之」的借閱規矩，以及院僧對白氏詩文也喜聞樂見的態勢。而前文曾引述過

的五代東林寺僧正匡白〈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一文的頌辭，也針對白氏

文集言道：「龍天所衛，嘉猷肯移。俱期不朽，並吾大師。」換言之，白氏文集

不論是白居易在世時，或謝世後至少到五代，不但被僧人收納於寺院之中，還被

視為鴻寶佛藏流傳著，其人、其詩文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地位，與其他文人確實不

可等同視之。 

  前文曾提及敦煌文獻中有題署「白侍郎」所作的詩讚、〈十二時行孝文〉，學

界一般以為蓋託名白居易，而其他寫本出現有「白侍郎」一詞的還有二本：一是

P.2566《禮佛懺滅寂記》題記云：「開寶玖年（976）正月十六日抄寫《禮佛懺滅

寂記》，書手白待（侍）郎門下弟子押衙董文受記，後有人來，具莫怪也。」二

是 P.2841《小乘三科》卷背題記云：「太平興國二年（977）丁丑歲二月廿九日白

仕（侍）郎門下學仕郎押衙董延長寫《小乘三科》。」抄寫者均自稱是白侍郎門

下弟子或學仕郎，此時白居易已下世百餘年，不可能親炙於白居易，研究者以為

蓋因白居易聲名卓著，學郎遂依附而託名之。51事實上，其中的「董延長」又可

見於杏雨書屋藏羽 707《增壹阿含經》卷背題記，云：「弟子節度押衙知案司書

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董延長到此寺內寫經，來後有人見，更莫恠也。」

                                                       
49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 166〈白居易傳〉，頁 4358。 
50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 483，頁 5495。 
51 參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280。按：徐俊指出 P.4525 亦題

署有「白侍郎門下」等字樣，惟筆者檢視＂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中的彩圖，並未見有如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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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從書跡來看，此二本的「董延長」應是同一人，也就是說，董延長較可信的身

分是節度押衙知案司書手，而其又不時至寺院抄寫佛經，可見是一名佛教徒，白

居易在這些人心目中應有崇高的地位，遂以白居易的隔代私淑弟子自居。 

  《太平廣記》卷四十八有一則名為〈白樂天〉者，引唐盧肇《逸史》云： 

唐會昌元年，李師稷中丞為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蕩，不知所止。月

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白鶴異樹，盡非人間所覩。山側有人迎問曰：

「安得至此？」具言之。令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

若大寺觀。通一道入，道士鬚眉悉白，侍衛數十，坐大殿上。與語曰：「汝

中國人，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蓬萊山也，既至，莫要看否？」遣左右

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數十，皆有名號。至一院，扃

鏁甚嚴，因窺之，眾花滿庭，堂有裀褥，焚香階下。客問之，答曰：「此

是白樂天院，樂天在中國，未來耳。」乃潛記之，遂別之歸。旬日至越，

具白廉使，李公盡錄以報白公。先是，白公平生，惟修上坐業，及覽李公

所報，乃自為詩二首，以記其事及答李浙東，云：「近有人從海上回，海

山深處見樓臺。中有仙龕開一室，皆言此待樂天來。」又曰：「吾學空門

不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不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率天。」然白公

脫屣煙埃，投棄軒冕，與夫昧昧者固不同也，安之非謫仙哉？53 

文中提及白氏二詩，確為白居易之作，今白氏文集中分別題名作〈客有說〉、〈答

客說〉，且二詩白居易均有自注，前者於題後注云：「客，即李浙東。所說不能具

錄其事。」盧肇正好替白氏補充其未能詳述之事。而後者則於詩末注云：「予晚

年結彌勒上生業，故云。」54可見白氏在世時，或已有其具仙質的傳說，才有於

海上蓬萊山見白樂天院之事，也就是說，白居易在當時已初步被神聖化了。而白

氏聞此，則以己「結彌勒上生業」，「歸即應歸兜率天」自我解嘲。 

  之後，稱白居易為蓬萊仙主的傳說愈多。像年代稍晚的五代後晉賈緯撰《唐

年補錄》，就提到會昌中有一名為史遂的小吏，得疾時曾隨黃衣人入陰司，於一

院見少傅白居易，後疾癒，又聞「居易薨於洛中，臨終謂所親曰：『昔自蓬萊，

                                                       
52 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敦煌秘笈》第九冊，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13，頁 120。 
53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48，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99。 
54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點校《白居易集》，頁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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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帝有閻浮之因，帝於閻浮為麟德之別。』言畢而逝。」55本是李浙東聽來的傳

言，在此則成為白居易彌留之際所自言，神聖化的跡象愈益明顯。後代傳說大抵

承此，予以加枝添葉，如明代王世貞（1526-1590）輯次《有象列仙全傳》或張

文介輯《廣列仙傳》中，不但均稱白居易為蓬萊長仙主，也都說他已為仙於五臺

掌功德所。56又或凌濛初（1580-1644）撰《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八〈金光洞主

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亦以《逸史》之說略加敷演為頭回，57且還有一段

述評云： 

後人評論，道是白公脫屣煙埃，投棄軒冕，一種非凡光景，豈不是箇謫仙

人？海上之說，未為無據。但今生更復勤脩精進，直當超脫玄門，上證大

覺，後來果位，當勝前生，這是正理。要知從來名人達士，鉅卿偉公，再

沒一箇不是有宿根再來的人。58 

以白居易視軒冕為泥塗，為白居易乃蓬萊仙主轉世之說的張本，同時，也藉前世、

來生之別，讓白居易既為蓬萊仙主，卻又上生兜率天宮，各有依憑。 

  至於以為白居易上生彌勒淨土兜率天或彌陀淨土西方極樂世界一系的傳說，

主要則有清代寶卷《鳥窩禪師度白侍郎行腳》、59民國善書《四十二品因果錄．

鳥巢禪師度白居易》。60這二個本子敘述的故事主軸，大抵與宋代道原撰《景德

                                                       
55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331〈史遂〉，頁 2461-2462。 
56 分別見明．王世貞輯次《有象列仙全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影印明萬曆廿八年

汪雲鵬刊本，頁 408；明．張文介編《廣列仙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影印萬曆

十一年本，頁 374-375。 
57 參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79。 
58 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繆天華校閱《初刻拍案驚奇》，臺 北 ： 三 民 書 局 ， 1990 年 ，

頁 315。 
59 此一寶卷末有：「皇清光緒十五年春月成道日佛弟子重刻 板藏鼓山湧泉寺。」可見其為清代

寶卷，見張希舜等主編《寶卷初集．28》，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按：中國宗教歷

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 年）

亦收錄有同名寶卷，且當為同一版本，它應該就是車錫輪《中國寶卷總目》（北京：北京燕山

出版社，2000）編號 0769 一本。又若據車錫輪《中國寶卷總目》，應該還有二種本子：一是

編號 0024《白侍郎寶卷(一)》，有三個藏本；二是 0025《白侍郎寶卷(二)》，有七個藏本。另外，

崔蘊華〈海外遺珍：牛津大學所藏中國寶卷〉一文指出牛津大學也藏有一本《白侍郎寶卷》，

「白封朱字，中書『白侍郎寶卷』，右上『己亥年重印』，左下『曼谷軟橋巷內新噠叻善德佛

堂敬印』」，顯然是海外的重印本。參崔蘊華〈海外遺珍：牛津大學所藏中國寶卷〉,《中國社

會科學報》第 665 期，2014 年 11 月 5 日。 
60 見《四十二品因果錄》，臺中：瑞成書局，1961 年。按：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圖書館特藏室有一

寫本《白侍郎因果經》（新竹：通靈壇），其中凡有八種文本，包括有：1.白侍郎因果（即《四

十二品因果錄》第二品）2.且說張謨磨刀因果（即《四十二品因果錄》第十九品）3.軒轅皇帝

因果（即《四十二品因果錄》第一品）4.兩蛇鏁口因困人生一世（即《四十二品因果錄》第廿

一品）5.張高張舉因果（即《四十二品因果錄》第三品）6.寒山釋德因果（即《四十二品因果

錄》第四品）7.如來說法因果（即《四十二品因果錄》第七品）8.君子成人之美。前七種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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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燈錄》所載──棲止於松樹上修行的鳥窠道林禪師，對前來禮謁的白侍郎之開

釋，61是一樣的。只是寶卷和善書將語錄中本作鳥窠禪師者，分別改作鳥窩禪師

及鳥巢禪師，又將簡要的故事進行了敷演與增補，尤其是它們都賦予鳥窠禪師、

白侍郎更為神聖的形象，說二人本為西天羅漢或祖師，下凡東土，勸世度人。事

實上，在《景德傳燈錄》中，已提及鳥窠禪師有另一稱號，作鵲巢和尚，62宋代

智圓撰《閑居編》則作「鳥巢禪師」。63換言之，在唐宋時，道林禪師已有多種

不同的稱號，只是以鳥窠禪師 為流行。至於「鳥窩」之稱，以《大正藏》檢索，

遲至清代始有之，如沈善登撰《報恩論》卷一〈方維甸抱朴子序〉「侍者問鳥窩

禪師」，或清代性音撰《禪宗雜毒海》卷一〈鳥窩〉「鳥窩吹布毛」。 

  寶卷、善書賦予鳥窩（巢）禪師、白侍郎（白居易）的前世今生則分別如下：

《鳥窩禪師度白侍郎行腳》寶卷說鳥窩禪師及白侍郎分別為西天提那羅漢、羅迦

羅漢下凡轉世，提那往浙江省紹興府李長者家中投胎，十三歲即中解元，後捨棄

了功名，往五台山修行，至於羅迦則往福建邵武府白員外家中投胎，早登金榜，

官拜侍郎。雖然寶卷中白侍郎的出生地與歷史上的白居易不同，鳥窩禪師的出生

地、俗姓及出家處所等，也和歷史上的鳥窠道林禪師不同，白居易出生於河南新

鄭，道林禪師俗姓潘、出生於浙江富陽，且未至五台山修行，64後者也許是將出

生於福建邵武的五臺山隱峯禪師之事跡張冠李戴於此，65但寶卷整體的故事主軸

和松樹上修行的鳥窠禪師開釋度化白居易並無二致，故寶卷中的白侍郎，指涉的

確實就是白居易，鳥窩禪師則就是道林禪師。而《四十二品因果錄•鳥巢禪師度

白居易》則說二人為祖師，西天佛祖差他們下凡勸世度人，「一人投在白家出世，

                                                                                                                                                           
《四十二品因果錄》中見到。 

61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4 （CBETA，T51，no. 2076，p. 230，b2-29）。 
62 宋代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4：「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

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CBETA，T51，no. 
2076，p. 230，b13-16）。 

63 宋代智圓撰《閑居編》卷 33〈故錢唐白蓮社主碑文〉云：「聖宋天禧四年春正月十二日，白蓮

社主圓淨大師常公歸寂于錢唐西湖昭慶本寺之上方草堂，壽六十二，臘四十四，越二月三日，

弟子輩號咽，奉全身瘞于靈隱山鳥巢禪師墳之右，建塔以識之禮也。」（CBETA，X56，no. 949，

p. 913，b18-22 // Z 2:6，p. 74，c10-14 // R101，p. 148，a10-14）。 
64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4，云：「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

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

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CBETA，T51，no. 2076，p. 230，b3-6）。 
65 宋．釋道原《景德傳燈錄》卷 8：「五臺山隱峯禪師者。福建邵武人也。姓鄧氏(時稱鄧隱峯)

幻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CBETA，T51，no. 2076，p. 259，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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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曰白樂天，官拜侍郎之職，一人投在馬家出世，名曰馬天章，官拜翰林院大學

士之職」66，一人直接命名作白居易或白樂天，另一人則說他名為馬天章，或即

金代孔元措所撰《孔氏祖庭廣記》繪插圖之太學生馬天章，67若屬實的話，善書

蓋為彰顯馬氏而將之張冠李戴，黏附於此，且此本當於宋金時即有之。而不管是

寶卷或善書，敘說完二人的前世後，接下來的故事情節均強調白居易在鳥窩（巢）

禪師的度化下，決心吃齋修行，其四位夫人亦齊心追隨一同修行，王母、普賢、

文殊、觀音成為她們嚮往的果位， 後全家修成正果。二本淨土思想甚為濃厚，

尤其是寶卷，鳥窩禪師要他們「專持一句阿彌陀佛」，後「合家修行，今日脫體

［去來］西，提那與侍郎帶了四位夫人上往天宮」， 末還附有名為宋仁宗御製

〈脫履歸西讚嘆〉四首，其一有云： 

和風吹綠柳，桃李盡開花，草也生芽，木也生芽，鞦韆上，歡喜的嬪妃仕

女，荒郊外，煩惱的庶夫農家，細思量，歡喜的也由他，煩惱的也由他。

從今後，廣施些食米，多捨些飯茶，靜念些彌陀，準備著，自家嘆浮生，

有也是虛花，無也是虛花，只願我早修到彌陀海會，淨土蓮池，坐也是蓮

華，立也是蓮華。 

可見此一寶卷當是淨土信仰，尤其是彌陀淨土信仰的宣卷。68 

    日本平安時代令宗允亮編《政事要略》中收錄有一篇〈白居易傳〉，69傳中

提到白居易母夢一大夫而有娠，夢中大夫語其母曰：「我是天帝之孫也，感渠神

慧，來作配疋，今降文星，擬為兒息。」傳末又有云： 

或曰：「古則寶歷菩薩下他世間號伏犧，吉祥菩薩為女媧。中葉則摩訶迦

葉為老子，儒童菩薩為孔丘。今時文殊師利菩薩為樂天。」又曰：「歲星

為曼倩，文曲星為樂天焉。」 

                                                       
66 《四十二品因果錄》，臺中：瑞成書局，1961 年，頁 6。 
67 金．孔元措撰《孔氏祖庭廣記》，《四部叢刊續編》本，中國哲學書電子計畫。 
68 白居易除了是彌勒信仰者外，同時也是彌陀信仰者，可參〔日〕撫尾正信〈白居易の佛教信

仰について〉，《西日本史學》第 5 號（1950 年），頁 22-41；〔日〕加地哲定著，劉衛星譯

《中國佛教文學》，高雄：佛光，1993 年；張子開〈試論彌勒信與彌陀信仰的交融性〉，《四川

大學學報》2006 年第 1 期，頁 53-61。 
69 陳翀〈令宗允亮編《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傳〉考〉，收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

藏古文獻論考稿》，頁 21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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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摩訶迦葉為老子、儒童菩薩為孔子等，早在《天地經》、《清淨法行經》、《須彌

四域經》、《空寂所問經》等疑偽經中已可見到，70而謂白氏乃文曲星轉世，或說

文殊師利菩薩為樂天，在中國古代漢文典籍中尚未得見，在日本卻似乎廣泛地流

傳著。像也是平安時代的高階積善，於〈夢中同謁白太保元相公〉詩自注云：「白

太保傳云，大保者是文曲星神，而相公未見其所傳矣。」71又平安、鎌倉時代間

的慈円（1155-1225）所撰《拾玉集》之《詠百首和歌》末尾則有云：「樂天者

文殊之化身也。……承久三年（1221）後十月廿五日。」72鎌倉時代的道元（?-1253）

所撰《正法眼藏》（七十五卷本）卷三十一〈諸惡莫作〉：「まことに居易は、

白將軍がのちなりといへども、奇代の詩仙なり。人つたふらくは、二十四生の

文學なり。あるいは文殊の號あり、あるいは彌勒の號あり。」73雖然白氏乃文

曲星轉世之說，在中國古代典籍未能得見，但文士為文曲星轉世之例，並非少見，

蓋文曲星主文運，正是文士所需、所具備。而稱白居易為文殊菩薩或彌勒菩薩化

身，大概也是源自於白氏的釋教修為，以及結彌勒上生業而來的。 

  還有一則明代流傳的白居易故事，與唐宋間寺院典藏白氏文集，且視之為佛

藏有密切關係。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一〈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

法會分〉，進香客莽看的《金剛經》為白居易的遺墨，而全篇故事即在此一卷白

氏真跡《金剛經》的爭奪與失而復得中起伏、開展。而這樣的故事也可在明代王

起隆輯《金剛經新異錄》、清代周克復纂《歷朝金剛經持驗紀》等典籍中見到。

74話本於故事一開始，對白居易及其遺墨有一段表述，云： 

他是個佛門中再來人。專一精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個宰

                                                       
70 〔日〕野上俊靜等著，釋聖嚴譯《中國佛教史概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頁

37。 
71 〔日〕高階積善編《本朝麗藻》卷下（http://miko.org/~uraki/kuon/furu/text/waka/reisou/reisou.htm；

檢索日期：20150301。）。 
72 〔日〕慈円《拾玉集》

（http://www.asahi-net.or.jp/~SG2H-YMST/yamatouta/teika/jien_monju100.html；檢索日期：

20150301。）。 
73 〔日〕道元撰《正法眼藏》（http://www.shomonji.or.jp/soroku/genzou31/；檢索日期：20150301。）。

按：註 71-73 等三條材料，筆者先見於陳翀〈令宗允亮編《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傳〉考〉

一文，再逐一溯源原典籍。 
74 以上分見明．王起隆輯《金剛經新異錄》卷 1〈神風獲經〉（CBETA，X87，no. 1633，p. 497，

a6-23 // Z 2B:22，p. 85，d1-18 // R149，p. 170，b1-18）；清．周克復纂《歷朝金剛經持驗紀》

下卷（CBETA，X87，no. 1635，p. 552，a4-21 // Z 2B:22，p. 141，a18-b17 // R149，p. 281，

a18-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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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身；卻自念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願手寫《金剛般若

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來五代、宋、元，兵戈擾亂，

數百年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不知多怎地

消滅了。唯有吳中太湖內洞庭山一個寺中，流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靖年

間，依然完好，首尾不缺。75 

為母發願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雖是凌氏所虛構、敷演的，但「散施在各處

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

等等，也可用來說明白氏奉納文集於各寺，以及它們後來的命運。而洞庭山一寺

所藏之白氏遺墨，得以失而復得，且竟可免風、水、火之災，或如凌氏所云：「豈

非韋馱尊天有靈，顯此護法手段出來麼？」76這可說是白居易及其詩文神聖化的

延展。換言之，〈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等文本，以蘇州洞庭

山寺內有白居易所書之《金剛般若經》為故事發展的重要線索，應是白氏文集庋

藏寺院的一種民間變異與神聖化想像。 

五、結論 

白居易於大和二年起即以元稹為其所編《白氏長慶集》為基礎，續編文

集，且在長老邀請下陸續將文集置藏於廬山東西林寺、洛陽聖善寺、蘇州南

禪院、洛陽香山寺。而這樣的事件，除了可知白居易對自己作品是有意識的

進行整理、傳播，同時，大中元年日本入唐僧人慧萼帶回的《白氏文集》也

是在蘇州南禪院費時數月所抄。又敦煌文獻抄錄白居易詩或白侍郎讚、〈十二

時行孝文〉等的寫本，與敦煌寺院如靈圖寺也有密切的關係。而做為佛教俗

講的〈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中，也有「方響罷敲〈長恨〉曲，

琵琶休撥〈想夫憐〉」，日本鎌倉時代佛教八講也時有引述白詩的情形。換言之，

唐宋時期，寺院不但是白居易詩文的書面傳播、詮釋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

口頭傳播、詮釋的重要場所。 

                                                       
75 明．凌濛初原著，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二刻拍案驚奇》卷 1，臺北：三民書局，2007

年，頁 3。 
76 明．凌濛初原著，徐文助校訂，繆天華校閱《二刻拍案驚奇》卷 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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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後代有關白居易的傳說故事，則有神聖化的傾向，包括《逸史》、《初刻拍

案驚奇．金光洞主談舊迹  玉虛尊者悟前身》、《二刻拍案驚奇．進香客莽看金剛

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寶卷《鳥窩禪師度白侍郎行腳》、善書《四十二品因果

錄．鳥巢禪師度白居易》，或者日本平安、鎌倉時代典籍中稱白氏為文殊菩薩或

彌勒菩薩化身，可說都是白居易的釋教修為、結彌勒上生業等，以及白氏文集庋

藏寺院之史實，於民間、後代的變異與文化想像的結果。 

 

 

附記：本文係據〈白居易與古代寺院文化〉（東華大學主辦「經典詮釋的多重性

──第四屆人文化成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年 10 月 24、25 日）一文

改寫，感謝特約討論人林仁昱教授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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